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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遭瘟的猴子



《冰戀書櫃》



週末早上，我打著哈欠懶洋洋地從房間裡走了出來。



這時廚房裡正傳出一陣滋滋的響聲，一股誘人的香氣鑽進我的鼻子裡，我立刻就來了精神！



「哇，媽你在做什麼？怎麼這麼香？」



「是油煎陰排，喜不喜歡？」媽媽回答道。



「當然喜歡，我肚子都餓得咕咕叫了。」



「那就快點去洗漱吧，沒刷牙可是不許上餐桌的哦。」



我又貧嘴道：「嘿嘿，當然了，只要有肉吃，別說是刷牙，就是搶銀行我也干。」



「哼，看你敢。你要是搶銀行媽媽就親手把你抓起來。」



「哈哈，好啊，到時候我這個劫匪就把你這個警花先姦後殺然後吃掉。」



媽媽以前是個女警，因為法律規定單親媽媽在兒子成年之後就要成為兒子的私人奴隸，所以現在她只是我的一件私人物品。



只不過我對於一般稱呼奴隸的方式不太習慣，所以還是叫她媽媽。



我和媽媽耍了兩句貧嘴就趕忙跑去洗漱，饞蟲作怪，我只是匆匆忙忙地洗了洗就跑回來坐在了餐桌旁。



正巧媽媽也正端著早餐從廚房出來，一件粉紅色的圍裙遮擋著裸露的身體，乳房的嫩肉卻從圍裙的花邊下擠了出來，看上去格外誘人。



從前在警局上班的時候媽媽就是遠近聞名的警花，後來成了我的專屬奴隸之後又留起了長髮在髮梢燙了幾圈波浪，比起從前英姿颯爽的形象更添了熟女的韻味。



常年堅持鍛煉讓媽媽的體型保持得非常勻稱，尤其是那一雙美腿修長而又圓潤，如果烤熟了一定香得不得了。



其實媽媽也不止一次問過我什麼時候宰殺她，我雖然很想嘗嘗她的美肉卻總覺得有些不捨，所以一直也沒有動手。



媽媽見我色迷迷地看著她佯嗔著將手中的盤子重重地放到我的面前說道：「再看菜都涼了，快吃吧！」



我這才把目光從媽媽的身體移到了早餐上。



要說媽媽的手藝絕對不是吹的，一塊鮮嫩的陰排用油煎得金燦燦的冒著熱氣，上面撒著些調味的蔥花和醬汁，真是色香味俱全。



我瞇著眼睛用鼻子繞著陰排聞了一圈一臉陶醉地說道：「老媽的手藝真是越來越好了，這塊陰排就算是放涼了也比酒店裡那些大廚做的還要可口。不過啊，早餐的牛奶怎麼還沒上呢？」



說著我故意抬起眼皮盯著媽媽隆起的胸脯，媽媽臉一紅嗔怪著說道：「不害臊，這麼大了還要喝奶。」



雖然這麼說著，但媽媽還是拿起了桌上的空杯子。



她解開掛在脖子上的圍裙繫帶，兩隻白嫩的乳房一下躍進了我的視線。



媽媽的乳房雖然稱不上是巨乳，但是看起來十分圓潤飽滿，像兩隻水蜜桃一樣。



兩顆乳頭也是昂然挺立，連乳暈也還保持著少女般的粉紅色。



在我火熱目光的注視下，媽媽一手拿起杯子，一手握住自己的嫩乳將乳頭對準杯口輕輕地擠壓。



她像擠牛奶一樣用手掌和三根手指揉搓著柔軟的乳肉，拇指和食指捏住乳暈一擠，只聽哧的一聲，一股純白的乳汁射進了杯子，媽媽也忍不住「哦」的一聲叫了出來。



媽媽一邊擠奶一邊也興奮了起來，她雙眼迷離玉手顫抖，嬌艷的紅唇不斷發出誘人的吐息。



我看到有一滴乳汁從媽媽的指間漏出順著她乳房的曲線流淌了下來，當即一探身用舌頭接住那滴乳汁有將她乳房上那道白色的奶跡舔了個乾淨，媽媽感受到我舌頭的舔弄一哆嗦差點把杯子裡的奶水都灑出來。



我掀開媽媽的圍裙，只見她茂盛的黑森林中，兩片木耳上正掛著一滴豆子大的甘露搖搖欲墜。



我幾乎每天早上都要喝媽媽的母乳，這樣的擠奶把戲已經玩了不知多少遍，但每次媽媽都會顯得很興奮。



我看著媽媽發情的樣子嘿嘿一笑說道：「媽，你爽得騷水都要流出來了。」



說著從盤子裡切下一塊陰排抹下媽媽木耳上的淫水，然後將那塊陰排放進嘴裡細細地品嚐，那鮮嫩的美肉上沾了媽媽的味道吃起來就好像是在吃媽媽的陰排一般。



不一會，媽媽已經擠滿了一杯奶水放在桌上然後喘息著說道：「你這個小壞蛋，就知道作弄媽媽。」



我這才坐回到座位上一邊品嚐著鮮嫩的陰排一邊喝著甘甜的母乳。



這時候媽媽卻只是站在原地看著我，要知道平時我們都是坐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的，看著媽媽的舉動我不禁覺得有些奇怪？



「媽，你怎麼不吃呢？」



媽媽這才嘆了口氣說道：「唉，家裡的肉已經只剩下這塊陰排了。」



經媽媽這麼一說我才想起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去市場買肉了，於是拍了拍腦門說道：「哎呀，都怪我沒記性。吃完飯咱們一起去奴隸市場看看吧，這次直接買一隻肉畜回來屠宰。」



媽媽點了點頭說道：「好啊，要開車去嗎？」



「當然了。」



我一邊抓緊狼吞虎嚥一邊說道：「媽你先去準備一下吧，我吃完咱們就走。」



「好的。」媽媽答應一聲解下了圍裙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等我吃完了早餐換好了衣服，媽媽也已經在門廊裡等我了。



她呈狗爬形跪在地上，腰間束著一條皮帶，皮帶後面連著一輛帶著座椅的四輪小車。



媽媽的腿上套上了一雙黑絲，雙膝跪在小車前緣的凹槽裡，兩隻小腿翹起，一雙美足就搭在座椅上供人隨意把玩。



媽媽的雙手都套在馬蹄形的拳套裡，這樣跑起來的時候就不會傷到媽媽的玉手了。



這種畜力車是最近才開始流行起來的東西，不但在民間大受好評，而且由於出行環保又能緩解交通擁堵更是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不但開闢了畜力車的專行線，而且還制定了相關的交通法律。



我走上兩步掰開媽媽肥厚的臀瓣露出了她那淡褐色的菊蕾，媽媽似乎還是有些緊張，菊花微微向裡一縮說道：「兒子，你，你輕一點。」



我微微一笑說道：「別這麼緊張嘛，又不是第一次了。」



說著我從後備箱裡拿出了一隻方向盤，那方向盤的桿雕刻成了一隻假陽具的形狀，上面還刻著螺旋的紋路。



我用手指分開媽媽的菊花，將那只假陽具塞進媽媽的後庭旋了兩圈，方向盤就穩穩地插進了媽媽的直腸裡。



這種方向盤是專門為畜力車設計的，車主轉動方向盤的時候肉畜就可以通過方向盤在直腸裡轉動的方向得知主人的意圖。



雖然畜力車是可以「自動駕駛」的，但是更多的車主還是喜歡用方向盤來操作。



媽媽乳頭上還夾著兩隻金鈴，那是我從專門的車飾店買來的，跑起來叮鈴鈴作響既能提醒行人也能愉悅車主的心情。



還差最後的一件「動力裝置」我的畜力車就組裝完成了，那是一支可調節強度的振動棒，塞進肉畜的陰穴裡可以通過震動的強弱來控制畜力車行進的速度，作用相當於排擋桿。



這個設計也有一個弊端，就是當震動棒的震動強度太大的時候有可能會從肉畜濕滑的嫩穴裡掉下來，所以有的車主會用皮帶將它固定在肉畜的小穴裡。



不過我就完全不用擔心了，媽媽陰道還像處女一樣緊窄，無論震動多麼強烈媽媽都能夾得住。



我將振動棒插進媽媽的陰穴然後坐上座椅，畜力車就前進了起來。



女警出身的媽媽體格本就比一般的肉畜健壯，畜力車跑起來也格外的輕快。



我將震動棒的功率調大，畜力車行進的速度也變得快了起來。



媽媽一對前蹄踩在馬路上踏踏作響，兩隻肥嫩的奶子來回晃動，金鈴也是叮鈴鈴地響個不停。



我坐在座椅上，一手握著方向盤一手把玩著媽媽的絲襪嫩腳，真是好不暢快。



這時候路上的畜力車也漸漸多了起來，而媽媽就像是雞群中的仙鶴一樣引人注目，車主們不斷投來羨慕的目光。



「哇，你們看那只肉畜，真漂亮。不但跑得快，跑起來的姿勢也好看。」



「是啊，看她的排擋桿都不用固定，小穴一定也是緊得不行啊。」



「這樣極品的肉畜拿到車展上一定能賣個好價錢。」



這些稱讚的聲音更加激發了我的虛榮心，我將振動棒的功率調到最大，媽媽就用兩條前腿拉著我在馬路上飛奔了起來。



震動棒不斷發出嗡嗡的蜂鳴，尾端在媽媽的陰穴外面晃個不停。



媽媽的淫水都被震動棒濺飛了出來，幾乎要把媽媽的絲襪都打濕了。



媽媽也顯得格外地興奮，一邊奔跑一邊發出哦哦的呻吟。



正在我得意的時候，另一輛畜力車突然從前方的街口轉了過來，媽媽來不及躲避，一下就跟對面的肉畜撞在了一起。



幸虧畜力車的速度到底沒有汽車快，兩隻肉畜都是抱著頭哎呦哎呦叫個不停但是看起來並沒有受傷。



我站起來正要斥責對方亂轉彎，卻認出來對方的車主原來是我的好朋友阿坤，這時候阿坤也認出是我，連忙過來說道：「哎呀，阿平啊，真是對不起。這小妮子今天第一次上路，一下沒控制住。真是的，沒把你的車撞壞吧。」



「嗨，沒事沒事，咱倆還客氣什麼。」說著我看了看他的畜力車，只見拉車的是個年輕的少女，模樣甜美身材纖細苗條，一頭烏黑的秀髮在腦後紮著一條馬尾，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



少女的胸部還只是像小碗一樣隆起了兩個肉包，陰阜更是光潔如玉連一根毛髮都沒有。



她揉著有些發紅的額頭，眼角還掛著一滴晶瑩的淚珠，看起來更是嬌俏可人。



「哎？阿坤，這不是你的妹妹小蓮嗎？」



「是啊是啊，今天是她十八歲生日，終於可以開上街了，沒想到第一次出來就闖禍。」阿坤答道。



「哇，這不是王阿姨嗎？好久沒見真是越來越有韻味了啊。」



「嘿嘿，那當然了，我媽現在已經是我的專屬奴隸了。」



「哈，你小子真是好福氣啊。」



正在我們兩個攀談的時候一個交警走了過來。



「兩位先生，請你們出示駕照和畜力車資格證。」



「啊，交警先生，不用麻煩了，我們兩個是朋友。」阿坤說道。



「不行，這樣的事故我們必須秉公辦理，請你們出示駕照和畜力車資格證。」交警義正言辭地說道，我們兩個沒辦法只好把證件交出來任憑對方處置了。



「唔，私人奴隸張小蓮，十八歲，還是第一次上路啊，難怪。」



交警說著又看了看媽媽的畜力車資格證。



「私人奴隸王琴，三十八歲。哎？王姐，原來是你啊，我都沒認出來。」說著他伸手撩起媽媽的長髮又仔細看了看她的臉。



「啊，小陳，原來是你啊。你現在做交警了啊。」



「是啊，王姐你離開警局不久我就改當交警了。哈哈，看來給兒子當私人奴隸的生活很不錯啊，王姐你可是比以前還要白嫩了。」原來這個交警小陳是媽媽以前在警局工作時的下屬，從前很受媽媽的照顧。



「陳哥，原來是媽媽的朋友啊，哈哈。你看這件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見是媽媽的熟人趕忙說道。



「唉，這個真的不行啊。」小陳面露難色。



「剛才雖然是張小蓮違規轉彎，但是王姐也屬於超速行駛。事故已經被攝影頭拍下來了，我就算想通融也沒有這個權力啊。」



說著他有低頭對媽媽說道：「而且王姐以前一直是以秉公執法著稱的，您也不希望我徇私枉法吧？」



媽媽倒是顯得很從容，她微微一笑說道：「嗯，小陳你秉公處理吧，徇私枉法畢竟不好。既然我們犯了錯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小陳點了點頭說道：「真不愧是王姐，這麼明事理。剛才你和張小蓮的行為都屬於是危險行駛，是可能危害到主人安全的行為。按照畜力車交通管理法的規定，你們兩個都要被當眾處刑，首級示眾三天。」



因為畜力車是有思維能力的交通工具，在可能危及主人安全的情況下應該盡力規避，所以當畜力車發生事故的時候車主不會受到處罰而是會直接處罰肉畜。



「嗚嗚嗚，沒想到會闖這麼大禍，嗚嗚嗚……」小蓮聽到交警的判決忍不住抽抽搭搭哭了起來。



媽媽倒是欣慰地一笑說道：「嗯，判得很公平，小陳比以前能幹多了啊。」



對於交警小陳的判決我和阿坤也沒有異議，於是帶著兩隻肉畜跟小陳來到了街邊隨處可見的處刑區。



處刑區裡擺滿了各種刑具，小陳大方地說道：「好了，兩位先生，請選擇喜歡的方式來處決你們的肉畜吧，我會做好記錄的。」



阿坤一邊翻檢著各種刑具一邊問道：「小蓮，你還是自己選吧，看看喜歡哪個？」



小蓮還是有些抽抽搭搭地說道：「哥，能不能饒了我，我還不想被處決啊。」



阿坤寵溺地摸著她的頭頂說道：「不行啊小蓮，我也沒辦法。既然你這麼害怕那就選個痛苦小一些的吧，斬首怎麼樣？」



說著拿起一把大刀比劃了一下說道：「等我把你操上高潮的時候，就請這位交警先生一刀把你的人頭剁下來。好不好？」



小蓮這才點了點頭。



我看了看媽媽問道：「媽，你想要什麼處刑方法？」



媽媽看了看那些絞索砍刀斧頭之類的東西搖了搖頭說道：「我也沒想好啊，其實我覺得這些方法有點太普通了，我想試試有沒有新鮮一點的東西。」



小陳聽到媽媽的話拿起一隻完全的針管說道：「王姐，你看這只放血針怎麼樣？」



「放血針？」我好奇地接過那只針管看了看。



只見那是一隻不銹鋼針管，長度大概有成年人手指那麼長，像一般吸管一半那麼粗，中間呈90度彎曲，管身上還有一枝固定用的橫槓。



小陳繼續介紹道：「這款放血針最近很受好評的，刺進肉畜的頸動脈打開塞子就可以放血了。



這個針致死時間一般在30分鐘左右，在這段時間主人可以盡情玩弄肉畜，看著肉畜的生命逐漸流逝。



由於大腦缺血肉畜可以體驗到類似絞刑的快感，但是又不會有絞刑的痛苦。而且在肉畜活著的時候把血放乾淨，之後處理的時候也會方便一些。」



媽媽看著一本正經介紹的小陳不禁抿嘴笑道：「呵呵呵，小陳你什麼時候這麼會說了，都可以去當推銷員了。」



「哈哈，這樣的交通事故每週都要碰到個三五起，我的台詞都已經背熟了。」小陳也笑道。



「好吧，那我就選這個放血針了。」



「好的，那就請兩位車主在處決同意書上簽字吧。」



就這樣我和阿坤分別在處決同意書上簽了字，兩台豪車就算是正式「報廢」了。



小陳這時又搬出兩台攝影機對準我們說道：「好了，你們可以開始了。處決的錄影我們要存檔，需要影片拷貝的話要繳納30元手續費。」



阿坤撇了撇嘴說道：「還要手續費嗎，真是麻煩。」



我嘿嘿一笑說道：「嘿嘿，就當是花30元租一台攝影機了吧。」



小陳按下了攝影機的開關，我和阿坤分別牽著肉畜走上了處刑台。



所謂處刑台其實就是一塊巨型砧板一樣的木板，正好供一隻肉畜躺在上面，媽媽白嫩的身體躺在上面就像砧板上一塊奶油一樣。



我用拇指在媽媽嫩滑的脖子找到她那搏動的血管輕輕將針頭刺了進去，媽媽痛得不禁一皺眉。



「媽，很疼嗎？」



「沒事，刺進去就不痛了。」



我壞壞地一笑說道：「是嗎？是不是和破處一樣？刺進去的時候很痛，但是進去就爽了。」



媽媽俏臉一紅偏過頭去嗔怪道：「壞兒子，真是壞死了。」



「嘿嘿，事不宜遲，我現在也要刺進來了。」說著我握住堅硬的肉棒一下刺進了媽媽緊窄的小穴同時拔掉了放血針的塞子，媽媽身子一挺發出哦的一聲，一股鮮紅的血液像箭一樣從放血針中噴了出來。



這時候一旁的阿坤更是早已經大幹特幹了，他讓小蓮臉朝下趴在案板上，雙手抓住她兩隻腳踝將她下半身從案板上抬起來狠狠操弄著她少女的嫩穴。



小蓮柔軟的腰肢被他彎向後背形成一個圓弧，如果不是她學過舞蹈恐怕腰都要被折斷了。



阿坤一邊操弄著妹妹的小穴一邊抓住她一雙白嫩的少女裸足在面前來回晃動，一會舔舔這個一會啃啃那個，小蓮潔白的軀體被他弄得一陣陣地顫抖，嘴裡更是咿咿呀呀浪叫個不停。



看著小蓮那欲仙欲死的樣子我也故意加大力度操弄著媽媽，每一下都重重地撞在媽媽的子宮口上。



在我的強力攻勢下，媽媽的叫聲也開始放浪了起來！



「哦，哦，壞兒子，你真壞，哦，媽媽要被你干死了，哦，媽媽的子宮都要被你捅穿了。」



我一邊操弄一邊問道：「媽，感覺爽不爽？是不是比平常操得更爽？」



媽媽搖晃著腦袋說道：「是啊，兒子，你幹得媽媽好爽，哦，我感覺頭有點暈，啊，啊，好兒子，再用力一點，媽媽的魂都要被你操飛了。」



媽媽的淫聲浪語更加刺激了我的慾望，我俯下身子一口含住媽媽的乳頭開始吮吸了起來。



但是似乎由於大腦有些缺血，對於我的吮吸媽媽並沒有太大的反應。



我索性用牙齒咬住媽媽的乳頭狠狠地碾弄，嬌嫩的乳頭像是一顆軟糖一樣在我的唇齒間滾動！



甘甜的乳汁更是不斷流進我的嘴裡，媽媽也終於忍不住浪叫道：「啊，啊，兒子，媽媽的奶子要被你咬掉了，哦，好兒子，干死媽媽吧，把媽媽吃掉吧。」



看著媽媽淫浪的模樣我靈機一動一口含住了媽媽脖子上那正在流血的針管，然後猛力一吸將一大口鮮血吸進了嘴裡。



這一下媽媽被我吸得像是觸電了一樣嗷嗷亂叫了起來，白嫩的身體猛地一陣挺動，緊窄的小穴更是一陣劇烈地收縮，爽得我差點忍不住要射出來了。



媽媽被我吸了這一大口血眼睛一陣翻白大張著小嘴喘息著，不過所幸還有另一邊的血管供血，不一會又恢復了神志。



她一雙眼睛像是含著霧氣一樣迷離地看著我說道：「哦，兒子，你好狠啊，媽媽，媽媽差點被你吸死。」



「是嗎？」我一邊反問一邊更加賣力地抽插，讓媽媽的嫩穴發出一陣咕嘰咕嘰的水聲！



「你下面這張嘴可不是這麼說的，她說兒子吸得她好爽啊。」媽媽羞得閉上眼睛不敢看我，只不過由於缺血她的臉蛋已經看不出泛紅了。



這場母子相奸兄妹亂倫的大戲一直上演了半個小時，小蓮終於率先支持不住了。



她一雙白嫩的小腳丫在阿坤手裡顫抖個不停，十根晶瑩剔透的腳趾一下下地伸縮，兩條玉腿也是一陣陣地痙攣。



在這樣高難度的姿勢下，小蓮的雙眼都被阿坤操得有些翻白了，她小嘴張開，流出的口水在案板上流了一大片。



「哦，哦，哥，哥哥，我要不行了，啊，好爽，好舒服，哥哥，小蓮要去了，要去了，哦，哦，唔——」小蓮突然發出一聲悠長的鳴叫雪白的嬌軀觸電般的顫慄著。



一旁的交警小陳看準了機會揮刀斬向小蓮的脖子，只聽卡嚓一聲，小蓮那美麗的人頭就滾落到了一邊，無頭的身體一陣掙扎差點從案板上掉下去。



阿坤則是死死地抓住妹妹的一雙嫩腳，狠狠地操弄了幾下之後終於將精液射進了小蓮的嫩穴。



我這邊媽媽顯然也已經到達了生命的極限，放血針裡的血流明顯已經非常虛弱。



我能感覺到媽媽的身體已經有些變涼，皮膚也因為缺血而白得更加晶瑩剔透。



我狠狠撞擊了兩下媽媽的子宮叫道：「媽，媽，你還活著嗎？能聽到嗎？」



「嗯。」



媽媽像一個睡美人一樣睜開眼睛慵懶地答道：「好兒子，媽媽感覺身體好輕，好舒服啊。媽媽好像要飛起來了，要成仙了。」



看著媽媽神志不清的樣子，我索性學著阿坤的樣子抓住媽媽的一雙絲襪腳將她的身子倒提了起來操弄。



這一下媽媽下身的血液也被控進了她的腦袋，媽媽雙眼明顯變得有神了，但是放血針的血流也加快了。



我知道要想讓媽媽在清醒的狀態下獲得高潮只有趁現在了，我一邊狠狠操弄著媽媽的陰道一邊將媽媽一隻絲襪嫩腳塞進了嘴裡，然後在媽媽那肥厚的腳掌上狠狠地一咬。



在這強烈的刺激下，媽媽張大了嘴巴發出一聲「嗷——」的浪叫，白嫩的身子猛烈地痙攣，濕潤的陰道死死地吮吸著兒子的肉棒。



在她子宮收縮著噴出濃烈的陰精的同時，脖子上的放血針裡也是哧哧兩聲噴出了兩大股血液。



在媽媽陰道的吮吸下，我也感到眼前一花將一大股精液噴進了媽媽的子宮，這一下足足射了有半分鐘左右我才一邊劇烈地喘息著一邊將媽媽已經失去了生命的肉體放了下來。



交警小陳倒是十分敬業，他過來拔掉媽媽脖子上的放血針，然後將她的人頭也割了下來。



他一把將媽媽和小蓮的人頭放到一邊用來示眾的展示台上一邊自言自語地說道：「唉，王姐的頭真是漂亮，要不是怕被投訴濫用職權我都像在這小嘴裡射一發了。唉，在這裡示眾三天真不知會被射成什麼樣。」



這時阿坤將妹妹小蓮無頭的身體扛在肩上問道：「陳警官，那人頭示眾之後要怎麼處理。」



小陳答道：「三天後你們可以到這裡來認領，如果沒有人認領的話那就隨機處置了，可能被拿去做成狗糧，也可能粉碎了做成肥料。如果來認領的話最好帶個塑料袋，因為，嘿嘿嘿，你懂的……」



「哦，謝謝提醒，陳警官，那我先走了。」阿坤又向我打招呼道。



「阿平，我先回家去了，有空再找你玩啊。」說完這小子扛著小蓮無頭的身子就跑了，看來是已經忍不住要嘗嘗妹妹的嫩肉了。



這時我也將媽媽的身體抱了起來準備回家，本來是想要去奴隸市場買只肉畜的，現在看來是不用了。



中午時分，餐桌上擺著一隻冰糖蜜乳，一塊燒烤臀肉，還有一盆絲襪嫩蹄湯。



我一邊把玩著媽媽的另一隻絲襪腳一邊夾起媽媽的嫩乳咬了一口，那醇厚的奶香混合著冰糖的甜味真是回味無窮。



正在我陶醉的時候，電視裡的女播音員播起了午間新聞：「今天上午，在本市秀女大路和肉奴街交口發生了一起畜力車相撞事故，違規肉畜已經被依法處決，首級示眾三天。請各位車主出行時注意行車安全。」



我看著電視畫面裡，媽媽的人頭已經被精液沾得亮晶晶的，和小蓮的人頭擺在一起簡直像冰糖葫蘆一樣。



看著那些行人用媽媽的人頭洩慾，我不禁又興奮了起來。



我狼吞虎嚥地吃完了午飯，決定去示眾地點看看。



不過現在家裡沒有車了，也許我應該再買一輛。



「出租車！」我走出家門叫了一聲。



在一陣踢踏聲中，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少婦拉著一輛畜力車跑了過來。



「先生要坐車嗎？哎？阿平，是你啊。」那少婦瞪著一雙大眼睛吃驚地看著我，我這才發現原來是我高中時的班主任於老師。



「於老師，你怎麼在幹出租車啊？」我驚奇地問道。



於老師有些害羞地答道：「哦，週末嘛，老師出來做點兼職而已。」



「嘿嘿，是嗎？那我可是要多多光顧了。」說著我坐上了於老師身後的座椅打開了她胯下的震動棒，於老師嗯的呻吟了一聲就跑了起來。



看著她那白嫩嫩的身子，我不禁有些心猿意馬，嘿嘿嘿，要不要再人為製造一起車禍呢？



這麼想著，我抓起老師的一對絲襪腳夾住我的肉棒上下套弄了起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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